
2015 年 1 月 ， 号 称 “ 布 鞋 院
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遥感
地理学家李小文去世。之后没几
天，某青年歌手因乳腺癌去世。李
小文院士的去世消息在几天后才见
诸媒体，之后的报道冷冷清清。相
反，该歌手去世的消息轰动了媒体
圈，不少门户网站推出了专题报道。

对 于 媒 体 这 种 大 相 径 庭 的 态
度，罗永章有些扼腕。他自己也经
历过类似的尴尬。每年全国两会，
每逢他碰巧和文艺界委员在一张桌
上吃饭，都会有不少年轻记者跑过
来和这些明星合影，还经常让一旁
的他帮他们拍照。

在美国，大多数科学家也不被

媒体关注，绝大多数科学家老百姓
并不认识，但科学家群体的社会影
响力和公众对他们的尊重都是毋庸
置疑的。科学家虽然成不了富翁，
但生活条件、待遇等各方面，也算
很优厚的。在中国，这种氛围还较
差，至少崇尚科学、尊敬科学家的
氛围还不够浓厚。相反，追星、崇
尚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风气却很盛。

“孩子如果每天耳濡目染这些东
西，他们还会产生当科学家的梦想
吗？如果想都不想了，我们的科研
后备军将来会如何呢？”罗永章表情
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

“科学家可以不出名，但科研氛围和
崇尚科学的精神不能被冷落。”

媒体是舆论导向的引领者，被
誉为社会公器，他们对科学家的报
道，对其科研成果的关注，对于传
播科学精神、提高百姓科学素养、
营造崇尚科学的氛围至关重要。

“从 2000 年到 2016 年，我国有
27 位科学家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大家能记住几位？赵忠贤
院士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之前在我国超导领域默默耕耘 50
多年，取得了重要成果，媒体可
曾追踪过？屠呦呦研究员在获得
诺 奖 之 前 ， 有 多 少 百 姓 听 说 过
她？”罗永章的发问让记者后背直
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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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偶像唤醒伟大的自己
———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罗永章

罗永章罗永章（（左二左二））和团队在实验中和团队在实验中

“幽静的妹妹，温淑的爱人/我心里永
远珍藏着你纯洁的形象/如果没有了你，
我的生命/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空虚和荒凉
……”这是 1955 年 1 月 5 日，南京大学物
理系的青年教师冯端，写给在南京三女中
当语文老师的未婚妻陈廉方的一首情诗，
细腻的情感和笔触，让人很难想象是出自
一位“理工男”之手。同年 4 月 1 日，两
人缔结良缘。后来，丈夫成了蜚声海外的
中科院院士，妻子则做了一辈子的家庭主

妇。光阴流转，两人相守的日子已经超过
了两万天，写诗的小伙子如今已经 94 岁，
诗中的廉方也已是 90 岁高龄的老人。

两位“90 后”讲起了他们的爱情保鲜
秘籍。原来,在冯端与陈廉方的爱情里，
诗歌一直存在。冯端与陈廉方交往不久，
就 赠 了 两 本 诗 集 给 她 ， 一 本 《青 铜 骑
士》，一本 《夜歌和白天的歌》。结婚后，
每逢重要的节日，冯端都要写诗庆贺。因
为工作的需要，冯端出国访问，为了表达
自己对妻子的相思之情而写出的诗句就更
多了。一次在美国访问期间，思乡情浓，

便写下了“异域风雨夜，客枕相思湧。遂
令闺中妇，潜入游子梦。”1978 年，陈廉
方被查出罹患癌症，因为发现得早，手术
做得很成功，故化险为夷。为此，冯端大
喜过望，诗兴大发，作诗十首以贺。

62 年里，文学造诣颇高的冯端给太太
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情诗，陈廉方则用一只
大红色的小皮箱，完好地保存了先生的所
有作品。

《北京晚报》2017.2.13

华罗庚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
间曾经交往十分密切，并结下了一
段深厚的友谊。

那时，日机天天轰炸昆明，所
以，昆明城内的住房特别紧张，很多
教授便到郊区租房子住，闻一多就在
昆明北郊的陈家营找了一间很小的房
子住，家里8口人，十分拥挤。

有一天，闻一多在街上遇到了华
罗庚一家，得知华罗庚一家原来的房
子不能住了，正在到处找房子，可找
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闻一便邀请华
罗庚一家与他们住到一起。

就这样，华罗庚一家搬到了闻
一多家中，一间小屋子，中间用帘
子隔开，一边住着华罗庚一家 6 口
人；另一边住着闻一多一家 8 口人。
每到晚上，帘子两边各点着两盏油
灯，两位教授在灯下工作到深夜，
闻一多研究“槃瓠”，华罗庚研究素
数，相处十分融洽。

华罗庚曾经写过一首诗，来形
容这段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

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当时，由于战时物价飞涨，所
以联大师生的生活十分艰苦，为了
养活 8 口之家，闻一多不得不靠刻图
章来增加收入，以缓解生活压力。
闻一多精心刻了一枚图章赠送给华
罗庚，上面写道：“顽石一方，一多
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
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
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写得
十分幽默风趣。这枚图章，华罗庚
一直珍藏着。

得知闻一多遇害后，华罗庚十
分悲痛，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悼念闻
一多，他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一多
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汗
颜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候，我没有
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
明！但是，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
我的余生完成一多先生和無数前辈
的未竟事业。”
《文史博览》2017 年第 2 期 文/唐时月

华罗庚与闻一多的患难之交

94岁院士给妻子写情诗62年

去年 3 月 15 日，全国政协会议闭幕第二天，
《人民政协报》刊发了李木元记者采写的《陈凯先
之问》稿件。这篇只有千余字的小文引发的舆论
热点却迟迟没有降温。之后，这篇稿件不仅被各
大媒体转载，还在微信上广为流传。有科技界委
员甚至能够背诵其中句子，并将此文保存在办公
室电脑桌面。

文章以记者在全国两会开幕当天的见闻开头，
各路媒体的长枪短炮大多对准文艺界、体育界的
明星，对于科技界的大咖们却熟视无睹，从而引发
了对当今社会民众重视明星却忽视科学家现象的
深刻反思。

曾几何时，陈景润、华罗庚、王淦昌、严济慈等
科学家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偶像；曾几何时，孩子们
用稚嫩的童声齐声表示“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如果说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是人民中的英雄
而不是明星决定历史的高度！

何为英雄？和平年代，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时
代背景下，科学家是当仁不让的英雄。一个国家和
民族拥有科学家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她能走多远。

目前，虽然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
技实力有了明显提升，既能上九天揽月，也可下五
洋捉鳖。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整体科技水平与
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一些核心科
学技术，依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在大力推行“双创”、
助推科技强国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厚植崇尚科学、尊重科学
家的土壤，让我国高水平的科技队伍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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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狂人，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给很多人的印象。果真如此吗？
2月25日，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记

者见到了正在工作的罗永章。他赶紧迎上来，和记者握手，亲自给记者拿了一把椅子，分明一副谦谦君子形象。

科学家一定要用科研成果说话
1987年，罗永章从兰州大学化

学系物理化学专业毕业后，赴美留
学。那个年代，出国留学的绝对是
少数。而出生于山东烟台栖霞县
（现为栖霞市） 一个贫困小山村的
罗永章能够走出国门，并先后在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
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求
学，更是凤毛麟角了。

记者了解到，在2014年青岛召
开的一次 3000 多人参加的生物医
药领域的会议上，有熟悉罗永章的
医药专家说了这样一句话：“罗教
授，如果说您在国内这个领域是老
二，老大是谁呢？”

罗永章没有回应，只是说：
“科学家一定要用科研成果说话，
而不是靠论文堆砌。”

在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罗永章
可能还真的算不上出名。因为他很
少参加国内的学术会，“很多会不
能启迪智慧，是在浪费时间。”他
说。

罗永章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实
验室里，钻研课题，手把手带学
生。18年来，罗永章带领的团队在
肿瘤微环境、新生血管信号转导、
蛋白质折叠及分子伴侣作用的分子
机理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不断结出
硕果，确立了他在国内外生命科学

领域的地位。特别是国家一类抗肿
瘤药物恩度的成功研发，以及在世
界上首次证明 Hsp90α是全新的肿
瘤标志物，更使他的名字在医生和
患者中传开了。

来自中国的小个子罗永章，
因为解决了美国人没有解决的技
术难题，研发出活性至少是美国
同类产品两倍以上的抗癌药物，
入了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
两院院士、饿死肿瘤疗法理论的
奠基人佛尔克曼的法眼。老先生
将其推荐给了另一个举世闻名的
大咖，被称为“DNA 之父”的詹
姆斯·沃森。

在罗永章办公室墙上有一张他和一位满头白发的
外国老人的合影，他就是詹姆斯·沃森，DNA 双螺旋
结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在罗永章眼里，詹
姆斯·沃森是健在的诺奖得主里对世界影响最大的。

“自从小时候在书上知道了詹姆斯·沃森后，我就想将
来要做中国的‘詹姆斯·沃森’。”

詹姆斯·沃森对罗永章的影响深入骨髓。他曾说
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发现了太多的机理和信号通
路，也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但有多少能对肿瘤患者
有所帮助？所以，能够将肿瘤治愈或者控制，才是最
有意义的。”

正是大师吹响的这个冲锋号，让生性好强的罗永
章成了冲在第一线的战士。这种动力至今未变。

2008 年、2010 年，詹姆斯·沃森两度专程来清华
大学访问他的实验室。2013 年，他带领团队在世界上
首次证明 Hsp90α是全新的肿瘤标志物，并由此开发
出肿瘤早期检测的试剂盒时，沃森博士得知后兴奋不
已，专程派人送来贺信，信中写道：“你和你在清华
的同事向攻克癌症这一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对于取得的成绩，罗永章说了这样一句话：“人
生需要一个伟大的偶像，只有伟大的偶像才可能唤醒
伟大的自己。”

60 后的罗永章青少年时期正是人们对陈景润、华
罗庚等科学家顶礼膜拜的时代。以他为代表的莘莘学
子正是在这种科学崇拜中寒窗苦读、负笈求学，他们
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科技界的翘楚。

““沃森沃森，，我一生的偶像我一生的偶像””

詹姆斯·沃森

孩子们还有当科学家的梦想吗？

“幽静的妹妹，温淑的爱人……”


